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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汉章按：《玉台新咏》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诗歌选集，一般认为是继《诗经》，《楚辞》后的第三部诗歌选集，收入东周至梁诗歌共769篇，但是名气却远不如前两者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这部诗集（主要的）写女人且专为女人而写。当然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是指皇帝宫廷里的女人。封建制度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，每次改朝换代都是血流成河。取得天下的大佬就是新朝的皇帝，自称也被称为“天子”，吾等小民就是大佬的“子民”。皇宫是个巨无霸的家庭，实际上就是个大妓院，真正的男人或者嫖客就是这位大佬，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来的美女，个个如花似玉。依照孔丘先生推崇的《周礼》的说法：国王可以合法地拥有一百零一个老婆——一个大老婆和一百个小老婆。编制是：超级：“王后”，一人，地位跟国王相等。第一级：“夫人”，三人，啥事也不干，只陪伴国王（坐论礼妇）。第二级：“嫔”，九人，负责处理皇宫事务（掌教四德），第三级：“世妇”，二十七人，主持祭典和招待入官朝觐的贵妇。第四级。“女御”，八十一人，专门供国王床上娱乐。这是儒家大佬为皇帝大佬提供的理论和法律的依据，刘邦先生当皇帝的当天高兴的说：啊，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快乐。当然换了你我，比刘邦先生还快乐。

        可是历朝的皇帝并不满意儒家规定的女人一百的数目。依照皇帝老爷的兴趣，宫廷内美女数目可以很不一样。汉武帝刘彻先生（小名刘猪）对女人情有独钟，后宫总数接近两万，他自己说过：“能三日不食，不能一日无妇人”。如此荒淫，还能活到70岁，也许他真的是“天子”。最有名的是晋武帝司马炎先生后宫的女人接近三万，以至于他每天晚上为到哪里睡觉发愁，于是他有了个伟大的发明，造了一个羊拉的车，动物里边没有见过羊能训练，所以羊先生的行动是个随机游走。羊车拉到那里，司马炎先生就睡到哪里。他的前辈汉灵帝刘宏先生的发明是：后宫的所有宫女都穿没有内裤的裙子，免得他一时兴起，解带宽衣麻烦。

        可是即使皇帝老爷真是天子，应付这么多的女人也不轻松，真正的上帝耶和华也就耶稣先生一个儿子，洪秀全先生说他是耶和华的第二个儿子，姑且认为这是真的，但儿子既然只有两个，女人就不可能很多。更要命的是，皇帝老爷在情感上有时也会从“天子”退回到普通人，并不是对所有的女人都雨露均沾。有名的唐明皇李隆基先生就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于他的儿媳兼小老婆的杨玉环女士，把一个“开元盛世”直弄到险些丢了江山要了老命。汉成帝刘骜先生更是在万千美女中独独宠幸赵飞燕姐妹，据说妹妹赵合德女士洗澡都不需要毛巾，从浴池一出，身上的水珠顷刻间落下，一滴不剩，身子比泥鳅还滑，以至于有次刘骜先生抱住赵合德女士的酥胸说“吾当终老是乡”，结果44岁还不到终老的时候就在赵合德女士的床上精尽人亡，和他的后辈西门庆先生的下场一模一样。

       既然如此多的如花似玉就一个男人，后宫就不免寂寞。轮上的不仅龙心大悦，而且也芳心大悦，轮不上的，如何打发时间就是个问题，因为理论上这些如花似玉唯一的工作就是和大佬睡觉。北齐武成帝高湛的正牌妻子胡皇后，在宫廷里就不满意只有一个并不真正属于他的男人，和权臣和士开，以至于与众多的和尚通奸（一般的男人进不了皇宫）。后来北齐被北周灭亡，胡皇后和自己的儿媳齐后主高纬的皇后穆黄花女士被流放出宫。胡皇后靠着自己的名声与美色带领穆黄花女士（没有比这样的招聘简历更为诱人）加入青楼，开始了娼妓生涯，高兴的对穆黄花说：“为后不如为妓乐”。可见皇宫里的寂寞不是一般的难受，连胡皇后都如此，其它的如花似玉就更不用说了。

        既然等不到大佬的临幸，就只好想别的法子排遣。低级的是和可怜更甚的太监先生们结成挂名夫妻，称为“对食”：下半身不能互动，只能寄希望于上半身。高雅的一种办法就是读书，文学诗歌于是成了个不错的选择。《玉台新咏》就是专门为这些后宫的如花似玉准备的书。既然是为后宫女人所编，内容 就不免限于男情女爱，或凄婉哀伤，或缠绵悱恻，或悼亡思念，无关乎庙堂，亦不涉玄言。不过也不全然如此，往世名篇如汉乐府民歌《陌上桑》，古代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上山采蘼芜》等不见于萧统《文选》都赖此书流传。

        可是究竟谁是这部书的编辑者？反而成了个问题。大多数的情况下认为是徐陵（507-583年）所编。徐陵不是一般人，他本字孝穆，东海郡郯县（今山东郯城县）人，是南朝最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之一。《陈书 卷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》记载：徐陵祖超之，南齐郁林太守，梁员外散骑常侍。父摛，梁戎昭将军、太子左卫率，赠侍中、太子詹事，谥贞子。其母臧氏，曾梦见五色云化为凤凰，聚集在她的左肩上，不一会徐陵生焉。当时有一位宝志上人，修仙得道，徐陵数岁，家人携以候之，宝志手摩其顶，曰：“天上石麒麟也。”。光宅惠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，谓之颜回。徐陵八岁能属文，十二通《庄》、《老》。既长，博涉史籍，纵横有口辩。梁武帝萧衍在位，徐陵任东宫学士，常出入禁闼，为当时宫体诗人，与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庾信齐名，并称“徐庾”。公元569年，他参与扶立了陈宣帝（高宗），被封为建昌县侯。徐陵独具慧眼、知人善任，有相当的政治才干。及侯景寇京师，江陵陷，太尉王僧辩接待馈遗，其礼甚优。陈霸先诛僧辩，释陵不问。霸先受禅为陈高祖，加散骑常侍，左丞如故。历太府卿、五兵尚书、散骑常侍、御史中丞、吏部尚书，领大著作。陈后主（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）即位，尝佐吴，遂家姑苏。迁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。每一文出手，好事者已传写成诵，遂被之华夷，家藏其本。公元583年，一代文宗卒，年七十七。诏曰：“陵弱龄学尚，登朝秀颖，业高名辈，文曰词宗”。 因逢丧乱，文章多散失，今存《徐孝穆集》。

        侯景之乱后，家国山河巨变，庾信滞留北周，徐陵则回归南朝，后段文章生涯告别了“徐庾体”，并再度辉煌。徐陵仕陈后展现出政治家风采, 军书草章，咸出其手，文学则继续清丽婉约，庾信入北后家国之思与日俱增，转而苍凉豪壮，终于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。历史的看，庾信的影响远超过徐陵。

        徐陵为《玉台新咏》写有一篇序言，最能代表他骈文的风格与成就。清人吴兆宜的注本引齐召南评语曰：“云中彩凤,天上石麟,即此一序,惊才绝艳,妙绝人寰”。既然是序言，理论上应该直接说明编书的标准，内容等。可是《玉台新咏序》却以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写了的出来。第一段说在高台和千门万户的皇宫里有一位“丽人”。第二段说，这位被选入后宫的“丽人”出身于“五陵豪族”的平民之家。第三段最为难解，说这位“丽人”较之汉宫美人、仙界神女均毫不逊色。第四段说，这位“丽人”天资敏妙，工于诗赋、文章，不仅善于写情，而且也像左棻一样有“累德”之作。第五段说，皇宫森严清静，不免无聊寂寞。第六段说，古今好诗分置他处，不在后宫，于是“丽人”决心编成这十卷《玉台新咏》。虽然均为“艳歌”，但也并不逾越《诗经·国风》的范围。第七段说， 这十卷书装帧极为精美，文字工妙，由她亲自校正。最后一段说，在皇帝朝会未散，妃子们晨妆已毕，打开此书，相对赏玩，互相传递，是为雅事。所以有人因此认为《玉台新咏》的编者是位女性，也有的认为就是陈后主的宠妃阴丽华所为。可是一位女性要达到编辑《玉台新咏》的水平恐怕不容易，至于阴丽华女士在后宫倒一点也不寂寞，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。无论如何，整个序文欢快轻妙，舒缓流畅，典雅含蓄、词藻华丽、声调和谐，缠绵悱恻，散发出无上的魅力。骈文到齐梁诸家，属对尤为精工，语句趋于骈四俪六：盖四言繁密而急促，六言舒缓而亢长，惟四六间用，富于音乐之美，对此，徐、庾最称代表，《玉台新咏序》就是典型。 

《玉台新咏序》翻译

南北朝. 徐陵
       楼宇高阁，凌云蔽日。由余临秦三休之台，未曾窥见，张衡赋《西京》宫阙，不曾提记。穆王“重璧”为盛姬，武帝金屋贮阿娇，玉树以珊瑚为枝，珠帘用玳瑁作轴。

       其中有“丽人”矣。或生长五陵豪族，充选深闱内苑；或出于名门世家，声名早传后宫；或自颍川、新市、河间、观津，美人名乡，左太冲本称娇蛾，曹子建曾唤巧笑。楚王宫里，人慕细腰，魏国佳人，讶惊素手。览阅诗书，晓通礼节。不为宋玉东邻之女，为己做媒；不似范蠡之教西施，魅惑吴王。婉约风流，全然天性。李夫人姐弟通音律，自小笙歌；赵飞燕阳阿公主家，生来会舞。琵琶随手弹新声，不用石崇谱曲；箜篌自然变旋律，非自曹植而来。鼓瑟传授于杨恽之妻，吹箫领教于穆公之女。
      至于受宠，犹武帝临幸卫子夫，陈皇后忧郁长乐宫；而其美貌，使陈平献计于单于后，汉高帝立解白登围。如宋玉东邻之女，更衣侍寝；似西施微蹙峨眉，横陈甲帐。陪游至馺娑宫，纤腰跳《结风》之舞；成帝入鸳鸯里，飞燕奏新谱之曲。妆蝉翼之鬓，出堕马髻鬟。反插金钿，横佩玉簪。南都石黛，娥眉之正色，北部胭脂，花开之面颊。衣绣栖霞仙童，魏文帝一丸长生；腰系宝凤飘带，轩辕帝传授历法。额头贴金箔，务女散发光华；两靥麝月妆，嫦娥明艳皎洁。衣袖轻拂，如惊起之鸾鸟，韩寿香料常飘散；群裾长飘，若纷飞之劳燕，曹植玉佩送洛神。不为图画，汉武帝甘泉重见李夫人；非为神仙，楚襄王阳台再会巫山神。真倾国倾城，实无双无对。

      加之天性开朗，文思雕饰，能解文章之妙，擅品诗赋之美。琉璃砚柙，终日随身；翡翠笔架，无离手中。清丽文辞满匣箧，并非全歌芍咏药；新文旧章不间断，不止于描葡绘桃。重阳登高，时有感慨抒怀；左芬诔辞，尽为歌功颂德。容貌如此艳丽，才情更是隽逸。

      一入上阳宫，老至白发生。椒房幽深曲折，上林阴森寂寥。锁具阴刻仙鹤深紫，清晨还未打开；门环铜制九重机关，白日无人敲响。三星显在东方，漫夜即将来临；寂寞无所事事，抱衾沉沉昏睡。五日里一日休暇，仍觉冗长；管弦里虽多乐器，无心拨弄。日子舒缓而无托，长夜寂寞而空闲。长乐宫里报钟声，稀疏生厌；滴漏壶中降指针，令心劳烦。轻身无力，成捣衣之思妇；深宫虚度，织回文以自嘲。虽成投壶之玉女，百发百中；仰奕棋于齐女，六箸争高。既难怡神于暇景，何不属意于新诗? 可代萱苏以安神；能免倦怠而解愁。

      但过往之名篇，当今之巧文，分藏麒麟，散落鸿都。若不编纂集结，何从披阅浏览。于是点烛抄写，继之以清晨，摆弄笔墨，编撰艳歌，共为十卷。不敢并举于《雅》、《颂》，难期同列于《国风》。《玉台新咏》和《诗经》，若泾渭分明。
       而后金箔装饰，宝石为轴，墨迹优美、蛇走龙游，蜀郡五色之花笺、河北胶东之名纸。高楼红粉佳人，“鱼”“鲁”不再混淆。远离污秽，施以香薰，防蛀止虫。《灵飞》、《六甲》，汉武珍藏于白玉之匣；《淮南鸿烈》，刘安秘备于床头枕下。青牛之车，宴游归来，余曲未散；雕朱饰红，鸟雀窗前，新妆弄毕。开书函，解卷轴，书房帷帐之下，纤纤素手之中，仔细把玩，时常翻弄。邓后习《春秋》，感叹儒功难练就；窦后喜黄老，终悟金丹不易成。胜过西蜀豪家，只读《鲁灵光殿》；超越元帝妃嫔，限咏《洞箫之颂》。闺中美好，时光再不虚度；红管毛笔，梳奁自是生香。
《玉台新咏序》原文
南北朝. 徐陵
夫凌云概日，由余之所未窥；万户千门，张衡之所曾赋。周王璧台之上，汉帝金屋之中，玉树以珊瑚作枝，珠帘以玳瑁为匣。

其中有丽人焉。其人也：五陵豪族，充选掖庭；四姓良家，驰名永巷。亦有颖川新市，河间观津，本号娇娥，曾名巧笑。楚王宫里，无不推其细腰；魏国佳人，俱言讶其纤手。阅诗敦礼，非直东邻之自媒；婉约风流，无异西施之被教。弟兄协律，生小学歌；少长河阳，由来能舞。琵琶新曲，无待石崇；箜篌杂引，非关曹植。传鼓瑟于杨家，得吹箫于秦女。



注释：
1. 概：蔽，遮盖。由余之所未窥：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，戎王使由余来聘（聘：访问），穆公示以宫室，引之登三休之台。
2. 张衡之所曾赋：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闬庭诡异，门千户万”。
3. 璧台：《穆天子传》：周穆王为盛姬筑台，状如垒璧，是曰重璧之台，后世用“璧台”形容华美的高台。
4. “玉树”句：《汉武故事》：上起神屋于前庭，植玉树以珊瑚为枝，碧玉为叶，花子青赤，以珠玉为之。空其中如小铃鎗（chēng，钟），鎗有声。又以白珠为帘，玳瑁匣之。
5. 五陵：高惠景武昭帝五陵在北，士人多宅于此。充选掖庭：《后汉书·皇后纪论》：汉法常因八月算民（计算人口以征收赋税），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，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，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，姿色端丽，合法相者，载还后宫。
6. 四姓：《后汉书》：明帝时外戚樊氏郭氏殷氏马氏是为四姓小侯。永巷：古时皇宫里妃嫔住的地方（也指：幽禁妃嫔、宫女的地方）。
7. 颖川新市：晋明帝司马绍的皇后庾文君为颍川鄢陵人；东汉光武帝的皇后阴丽华为南阳新野人。河间观津：汉武帝宠妃钩弋夫人为河间人；汉文帝皇后窦氏为清河县观津人。
8. 娇娥：左思《娇女诗》：“吾家有娇女，皎皎颇白皙”。巧笑：段巧笑，三国魏文帝宫人，甚受魏文帝的宠爱。传说她以原有的化妆品中的米粉和胡粉，再加入葵花子汁，发明了女性化妆用的脂粉。
9. “魏国佳人”句：《国风·魏风·葛屦》：“掺掺女手，可以缝裳”。掺（shān）掺：同“纤纤”，形容女子的手很柔弱纤细。
10. 敦：注重，推崇。东邻：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：臣东家之子，嫣然一笑，惑阳城，迷下蔡。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，至今未许也。
11. 弟兄协律，生小学歌：汉武帝宠妃李夫人出身倡家，其兄李延年能歌善舞受武帝赏识，李夫人因而得到举荐并被宠幸，李延年也被封协律都尉。
12. 少长河阳，由来能舞：汉成帝造访河阳见到赵飞燕。
13. 琵琶新曲，无待石崇：石崇《王明君辞》“昔公主嫁乌孙，令琵琶马上作乐，以慰其道路之思”。石崇以乐府旧题作新曲。
14. 箜篌杂引，非关曹植：乐府有曹植箜篌引。
15. 传鼓瑟于杨家：杨恽《报孙会宗书》：“家本秦也，能为秦声；妇赵女也，雅善鼓瑟”。得吹箫于秦女：弄玉吹箫双跨凤。




至若宠闻长乐，陈后知而不平；画出天仙，阏氏览而遥妒。至若东邻巧笑，来侍寝于更衣；西子微颦，得横陈于甲帐。陪游馺娑，骋纤腰于结风；长乐鸳鸯，奏新声于度曲。妆鸣蝉之薄鬓，照堕马之垂鬟。反插金钿，横抽宝树。南都石黛，最发双蛾；北地燕脂，偏开两靥。亦有岭上仙童，分丸魏帝；腰中宝凤，授历轩辕。金星与婺女争华，麝月共嫦娥竞爽。惊鸾冶袖，时飘韩掾之香；
飞燕长裾，宜结陈王之佩。虽非图画，入甘泉而不分；言异神仙，戏阳台而无别。真可谓倾国倾城，无对无双者也。

加以天情开朗，逸思雕华，妙解文章，尤工诗赋。琉璃砚匣，终日随身；翡翠笔床，无时离手。清文满箧，非惟芍药之花；新制连篇，宁止蒲萄之树。九日登高，时有缘情之作；万年公主，非无诔德之辞。其佳丽也如彼，其才情也如此。


注释：
1. 甲帐：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三二引《汉武帝故事》：“上以琉璃珠玉，明月夜光杂错天下珍宝为甲帐，次为乙帐。甲以居神，乙以自居。”
2. 馺娑：sà suō，建章宫中有馺娑殿。结风：《拾遗记》：“每轻风至，飞燕殆欲随风入水，帝以翠缨结飞燕之裾”。
3. 鸳鸯：鸳鸯殿，汉成帝在鸳鸯殿中听说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。度曲：唱曲；为曲子写词并演唱。
4. 蝉鬓：是古代妇女的发式之一，其鬓发薄如蝉翼，黑如蝉身，故称。堕马髻：又称坠马髻，为一种偏垂在一边的发髻。《后汉书·梁冀传》：“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，作愁眉、啼妆、堕马髻、折腰步、龋齿笑以为媚惑”。
5. 反插金钿：陈巧笑仅用圆顶金簪挽髻，被魏文帝赞为：“玄云黯霭兮金星出”。横抽宝树：步摇，一种头饰，汉代皇后的步摇用黄金作为基底，穿上珍珠做成桂枝交错的造型。
6. 南都石黛：梁朝流行白妆青黛眉，采用广东始兴县溪中石画眉，这种石头被称为画眉石。
7. 北地燕脂：《中华古今注》：“纣以红蓝花汁，凝作燕脂。以燕国所生，故曰燕脂，涂之作桃花妆”。
8. 岭上仙童，分丸魏帝：《顔修内传》：“乔顺二子，曰璋曰瑞，师事仙人卢子基于隆虑山栖霞谷。服飞龙药，一丸千年不饥。故魏文帝诗曰：西山一何高，高高殊无极。上有两仙童，不饥亦不食。与我一丸药，光耀有五色。服药两三日，身轻生羽翼”。
9. 宝凤：笛，相传为黄帝命伶伦所做以象凤鸟之鸣。凤鸟氏为历正之官，为黄帝掌管天文历法。
10. 金星：剪裁涂金之纸或绢，巧为星状，作为发饰。麝月：约黄，古代妇女涂黄于额，作为装饰。由于“金星”、“麝月”的形状和颜色分别与婺女星和月亮相类，故云可与二者“争华”、“竞爽”。萧纲《美女篇》：“约黄能效月，裁金巧作星”。
11. 韩掾之香：《世说新语》：“韩寿美姿容，贾充辟以为掾。充女于青琐中见寿悦之，与之通。充见女盛自拂拭，又闻寿有异香之气，是外国所贡，一着人衣，历月不歇。充疑寿与女通，取左右婢考问之，婢以状言充，秘之以女妻寿”。
12. 陈王之佩：《洛神赋》：“愿诚素之先达兮，解玉佩以要之”。诚素：真诚的情意。素，同“愫”，情愫。要：同“邀”，约请。
13. 虽非图画，入甘泉而不分：《汉书·外戚传》：“李夫人少而早卒，武帝怜闵焉，图画其形于甘泉宫”。
14. 言异神仙，戏阳台而无别：宋玉《高唐赋》：“昔者，先王尝游高唐。怠而昼寝，梦见一妇人曰：‘妾巫山之女也，为高唐之客。闻君游高唐，愿荐枕席。’王因幸之。去而辞曰：‘妾在巫山之阳，高邱之岨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’。”
15. 九日登高，时有缘情之作：魏文帝《与钟繇九日送菊书》：“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。俗嘉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”。陆机《文赋》：“诗缘情而绮靡”。
16. 万年公主，非无诔德之辞：《晋书》：“武帝左贵嫔讳芬，思（左思）之妹也。少好学，善缀文名亚于思。常作菊花颂曰：‘英英丽质，禀气灵和。春茂翠叶，秋耀金华。’及帝女万年公主薨，帝痛悼不已，诏芬为诔”。诔： lěi 古代叙述死者生平，表示哀悼的文章。



既而椒房宛转，柘馆阴岑，绛鹤晨严，铜蠡昼静。三星未夕，不事怀衾；五日尤赊，谁能理曲。优游少托，寂寞多闲。厌长乐之疏钟，劳中宫之缓箭。纤腰无力，怯南阳之捣衣；生长深宫，笑扶风之织锦。虽复投壶玉女，为观尽于百骁；争博齐姬，心赏穷于六箸。无怡神于暇景，惟属意于新诗。可得代彼皋苏，微蠲愁疾。

但往世名篇，当今巧制，分诸麟阁，散在鸿都。不藉篇章，无由披览。于是然脂瞑写，弄笔晨书，撰录艳歌，凡为十卷。曾无参于雅颂，亦靡滥于风人，泾渭之间，如斯而已。


注释：
1. 椒房：皇后所居殿曰椒房，以椒和泥涂壁，故名。柘馆：汉上林苑中嫔妃所居之馆，泛指内宫。阴岑：深邃貌（也用以比喻青山或如山之浓云）。
2. 绛鹤晨严，铜蠡昼静：此句有两种理解：
（1）鹤：鹤龠（yuè，管乐器，状如笛），古代报时所用乐器。江总《为陈六宫谢表》：“鹤龠晨启，雀钗晓映。”严：击戒，奏响，例如《三国志·吴志·朱然传》：“虽世无事，每朝夕严鼓，兵在营者，咸行装就队。”铜蠡：一种铜制号角。
（2）鹤：鹤宫，汉太子居处。严：戒备，戒严。铜蠡：衔门环的铜制螺形底座。
3. 三星未夕：尚未日落。三星：参星，主要由三颗星组成，此句见《国风·唐风·绸缪》：“绸缪束薪，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。”怀衾：抱衾裯，指侍寝，亦借指作妾。出自《国风·召南·小星》：“嘒（huì，微光闪烁）彼小星，维参与昴，肃肃宵徵，抱衾与裯，寔命不犹。”
4. 五日：《初学记》：“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，休息以洗沐也”。
5. 优游：闲暇自得的样子。
6. 劳：忧愁。箭：古代漏壶中用作计时指标的箭。
7. 扶风之织锦：苏蕙回文诗，已见，“织锦曲兮泣已尽，回文诗兮影独伤”。
8. 投壶玉女：《神异经》：“东王公与玉女投壶，骁而脱误不接者，天为之笑，开口流光，今电是也。”骁：《礼·投壶》：“投壶妙者，有连花骁。骁者，矢跃出也。箭自壶跃出，复以手接之，屡投屡跃不坠地，曰骁。”
9. 博：陆博，也作六博，古代一种棋类游戏。六箸：骰子。
10. 皋苏：王朗《与魏太子书》：“萱草忘忧，皋苏释劳”。皋苏，一种树，传说木汁味甜，食者不饥，可以释劳。 蠲：juān，免除，除去。
11. 麟阁：麒麟阁，在未央宫左，萧何建以藏秘书。鸿都：鸿都门学，东汉灵帝设在洛阳鸿都门的学校，后指汉代藏书的地方。
12. 然：同“燃”。



于是丽以金箱，装之宝轴。三台妙迹，龙伸蠖屈之书；五色花笺，河北胶东之纸。高楼红粉，仍定鲁鱼之文；辟恶生香，聊防羽陵之蠹。灵飞六甲，高擅玉函；鸿烈仙方，长推丹枕。至如青牛帐里，馀曲既终；朱鸟窗前，新妆已竟。方当开兹缥帙，散此绦绳，永对玩于书帷，长循环于纤手。岂如邓学春秋，儒者之功难习；窦专黄老，金丹之术不成。故胜西蜀豪家，托情穷于鲁殿；东储甲观，流咏止于洞箫。娈彼诸姬，聊同弃日，
猗与彤管，丽矣香奁。



注释：
1. 三台：《汉官仪》：“尚书为中台，谒者为外台，御史为宪台，谓之三台”。龙伸蠖屈：《系辞》：“尺蠖之屈，以求伸也；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”。东吴的皇象擅长书法，其字被称为“龙蠖蛰启，伸盘腹行”。蠖：huò，尺蠖，尺蠖蛾的幼虫，生长在树上，行动时身体一屈一伸地前进。
2. 河北胶东之纸：中国纸的应用，始于汉朝，但到晋时才慢慢推广。最初只是在比方，即河北、胶东之地，后来才发展到南方。
3. 鲁鱼：《抱朴子·遐览》：“符误者不但无益，将能有害也。书字人知之，犹尚写之多误，故谚曰：‘书三写，鱼成鲁，虚成虎。’”（传抄的多了，字会误写，“鱼”抄成“鲁”，“虚”抄成“虎”。）
4. 辟恶生香：《典略》：“芸台香辟纸鱼蠧，故藏书台称芸台”。（鱼蠧：鱼指蠧鱼，昆虫，体细而长，似鱼，头小，角鞭状，无翅，有三条长尾毛，背部有银色细鳞。啮食衣服、书籍上的糨糊等，也称“衣鱼”。）羽陵之蠹：《穆天子传》：“仲秋甲戌，天子东游，次于雀梁 ，蠧书于羽陵 。” 郭璞 注：“谓暴书中蠹虫，因云蠹书也。”后以“羽陵”为贮藏古代秘籍之处。
5. 灵飞六甲，高擅玉函：《汉武帝内传》：“帝受西王母真形（五岳真形图）、六甲灵飞（六甲灵飞经）十二事，帝盛以黄金几（黄金箱），封以白玉函”。
6. 鸿烈仙方，长推丹枕：“鸿烈”为《淮南子》别称。《淮南子》主道家学说，也用“鸿烈”以指道经、道术。《博物志》：“刘徳治淮南王狱，得枕中鸿宝秘书”。
7. 青牛帐：以万年神木为原料的木帐。青牛，指万年神木，《玄中记》：“万岁之木，精为青牛。”木帐：幄，王所居之帐也，皇帝临朝时，殿上用幄。
8. 朱鸟窗：即朱鸟牖，朝南的窗户。
9. 缥帙：piǎo zhì，淡青色帛做成的书衣，也指书卷。缥：青白色的丝织品。帙：书、画的封套，用布帛制成。
10. 书帷：书斋的帷帐，借指书斋。
11. 邓学春秋：汉和熹皇后邓氏从小爱好儒家经传，入宫后师从曹大家，召集儒生校对典籍，并教授中官、宫人读经。
12. 窦专黄老：汉书，窦皇后景帝母也，好黄帝老子之言，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，皆遵其术。
13. 西蜀豪家，托情穷于鲁殿：蜀志，刘琰为车骑将军，车服饮食皆侈靡，侍婢数十能为声乐，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。
14. 东储甲观，流咏止于洞箫：《汉书·王褒传》：“元帝为太子，常嘉褒洞箫颂，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”。东储：东宫太子储君。甲观：汉元帝出生于甲观（宫殿名）。
15. 娈彼诸姬：《国风·邶风·泉水》：“娈彼诸姬，聊与之谋”。卫国女子（姬姓）出嫁后思乡，与同来的姬姓姐妹商量。弃日：耗费时日，虚度光阴。
16. 猗与彤管：猗与：亦作“猗欤”，叹词，表示赞美。彤管：《国风·邶风·静女》：“静女其娈，贻我彤管”，古代女史用以记事的漆朱的笔。

